
一
“过会儿你不喂，我就不吃。我

不吃，饿的是你的孩子！”
坐在饭店里等朋友的许梓明，

突然听到身畔传来熟悉得不能再熟
悉的声音；他下意识地扭头一看，一
个挺着大大孕肚的女人正对陪伴在
侧的男人撒娇。

柳菁！
许梓明赶紧扭过头，看着窗外

川流不息的行人和车辆。曾经的爱
妻成了别人的女人，还怀孕了！这
一切，怪谁呢？

二
许梓明和柳菁曾经是外人眼中

门当户对、志同道合的神仙眷属。
婚后，柳菁对梓明是越来越满意，感
情也越来越深；她幸运于自己找到
一个大暖男，家里家外的事，梓明从
来不让她多操心……

结婚已三年。婆婆看着柳菁依
然平平的肚子，慢慢地，怨言越来越
多。不但不再给柳菁好脸色，还常
常指桑骂槐，说家里的母鸡“光吃食
不下蛋”“中看不中用”……

柳菁心有委屈，但想想梓明平
日对她的好，也就咬着牙忍下了。

“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结婚不
要孩子的，大城市‘丁克一族’多了
去了。你呀，就不要没事逼着柳菁
生娃了！”梓明背后多次和母亲商
量，请她理解和体谅。

“不生娃？许家三代单传，到了
你这儿绝后？你说你爸能同意吗？
这种事，你想都不要想！你和柳菁
真敢也做什么丁克，那你干脆就和
我们断绝关系，我们就当没生你这
个儿子！”梓明母亲的话斩钉截铁，
没有丝毫商量和通融的余地。

柳菁既伤心又委屈：“梓明，我
没说过不要孩子，我也希望拥有我
们爱的结晶！但现在都什么年代
了，婆婆只是单纯地将我视为传宗

接代的生育机器，思想观念也太
封建、太落后了吧？请她尊重我
的人格！”

梓明不吭声。尽管两头受气，
但他知道，他谁也不能埋怨。

三
“咦，梓明，婚检报告表明我们

都好好的，没啥异常，你说，我们为
什么偏偏就不能有个娃呢？”柳菁向
梓明道出心中疑惑。

梓明有些吞吞吐吐，他叹着气
说：“这事……哦，谁能说清楚呢？
顺其自然吧！”

柳菁提议：“要不，咱们到上海
的专科医院再看看？说不定，专家
能给出好建议呢？再说了，现在的
医学水平如此先进，哪怕做个试管
婴儿也不难啊。”

梓明不住地摆手：“没必要，没
必要！顺其自然好！你也不要有压
力，妈那边我去说。”

柳菁拗不过，就睡了。她不知
道的是，梓明一夜没合眼。

“梓明，你妈太过分了！她居然
到我单位胡说八道，对我领导说我不
想生娃是因为我没生育能力，还不想
去看病！我领导今天找我谈话，婉转
提醒我要处理好家庭矛盾！”那天下
班回家，柳菁压抑已久的愤怒终像火
山喷发般一发不可收拾。

梓明吓了一跳，赶紧劝阻，“算
了吧。她不对，你别计较，好歹她也
是我妈呀！我向你道歉。”

“我不想再忍下去了。她要是
再这样无理取闹，我也不需要你这
个妈宝男，咱俩离婚！”

四
“离婚？好得很！我家不需要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离婚好，我儿
子重找一个会下蛋的！”未料，梓明
母亲非但不道歉，还赞成他们离婚。

柳菁终于不顾梓明苦苦挽留，

和他离了婚……
一年后，柳菁接受暗恋者沈皓，

和他举办了婚礼。婚后没多久，柳
菁就怀孕了。

许梓明心如死灰。柳菁猜得没
错，婚检表明他患有不育症，为隐
瞒这一事实，他费尽心思制作了一
份假婚检报告，将这一缺陷隐瞒
下来……他爱柳菁，也在乎自己身
为一个男人的自尊。是他自己伤害
了夫妻之间最为珍贵的互相信任，
不但欺骗了柳菁，还让她无端遭受
伤害。

那天，当许梓明无意中看到怀
孕的柳菁和丈夫相亲相爱，他彻底
崩溃。

许梓明的母亲更后悔莫及。她
也放下心中种种执念，不再干预儿
子的生活。

朋友给许梓明介绍了一个温婉
贤淑的女子唐菲菲。因为对她非常
有好感，许梓明吸取教训，把自己的
情况主动向唐菲菲坦白。没想到唐
菲菲并不在意，反而劝他不可灰心，
她不仅帮着打听，还陪着他遍访名
医。许梓明面对这“柳暗花明又一
村”，也变得更真挚、宽容。

五
命运，又和所有人开了一个残

酷玩笑。沈皓驾车陪柳菁产检却遇
上车祸，沈皓当场身亡。被医生从
鬼门关前救下的柳菁，虽捡回一条
命，却失去腹中胎儿，医生还表示她
将来可能很难再怀孕了。

许梓明闻讯赶到医院。唐菲菲
没有阻止许梓明照顾前妻。她当然
不会乘人之危，也相信自己的实力。

在许梓明的精心照料下，慢慢
地，柳菁从巨大创伤中走出来。她
依靠他、信赖他，忘掉了许家曾经带
给她的伤害……

许梓明呢，欣慰又为难。陪他
走过最艰难旅程的唐菲菲，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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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风波
◎舒曼

一个人的时候，我时常会看着一
张中国地图发呆。让我发呆的是上面
某一个城市。可，又有什么理由，能让
我真正下决心去到那里呢？

后来，还真有过那么几次去那座
城的机会。都是单位出差派过去的，
很匆忙的行程。

第一次，刚走出火车站时，我就能
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让我异样的气
息，忍不住地多吸了几口空气。

领导的电话，问我到了吗，催我去
客户那里。

接着几天，我都在忙着和客户去
考察，或是谈一些计划和安排，忙得就
像一个陀螺般无法停止下来。直到临
离开前一晚，整理完回程的衣物，再看
还有时间，就想着出去走走。

下过雨了，地上有点湿滑。
后来一次去，忙忙碌碌又是几天，

因为时间允许，我特地向领导请了一
天假说要看朋友，叫了一辆出租车，向
司机说了一个记了多年的地址。我问
司机，还有多远？司机说，快到了。我
想了想，说，要不，还有两三百米时，就
停下吧。司机满是狐疑地看了我一
眼，没再说什么。

我下了车，站着看了那个小区很
久。我还拿出手机，翻出了一个号码，
但我没拨出去。我回宾馆了。

我又去了那座城。又是连续几天
忙碌。和客户谈妥了几项业务后，我
给领导汇报。领导心情应该是不错，
居然主动让我多待一天去见见那朋
友。我苦笑说，好吧。

这次，我是坐公交车去的。我在
网上搜索，找出了一条到那个小区的
公车路线，出神地想，或许那条线路，
她也是坐过的，她坐这车时会有什么
样的心情？这车上，是否会有她所留
下的气息呢？

公交车停在了她的小区门口，我
张望了一下，忽然想进那个小区看
看。也许，会在小区的某一处，和她遇
上？她惊讶地说，你怎么在这里？我
笑笑，一脸潇洒：来见一个朋友。

但是，我还是没能走进那个小
区。年轻的保安拦住了我，说，这里是
私家住宅，必须要住户同意了才让人
进。我摇摇头，走了。

那一天，老同学打电话来，说要组
织一次同学聚会。十年了，确实也是
该聚一次了。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直
在打着摆儿，不知到底该不该去。

她也来了。吃饭时，她就坐在我的
一边。我有些尴尬，她好像也有点。当
然，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大家也都淡然
了许多。我其实是不会喝酒的，那天，
不知道怎么的，我给自己猛灌了好几杯
酒，直到喝得自己头晕脑涨、脸红脖子
粗的。看着一旁的她，我终于鼓起了勇
气，说，你还住××小区吗？

她好像是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
道我住过那里啊，至少七八年前的事
了，我早就搬了……

猛地，我就拿起了酒瓶，直接往嘴
里灌。真醉了。

是谁他娘的曾经说过，初恋，是最
让人难忘的。

◎山峰

你还住在那里吗

生活周刊/情感

朋友送了一盒很高档的巧克
力，平时我们自己是舍不得买的。
打开一看，有好几个品种，有的品种
有几块，有的只有一块。我们俩晚
上追着剧，吃着巧克力。他拿起一

块，都快进嘴了，忽然停住。我奇怪
地问他：“这种特别好吃，你为什么
不吃？”“你吃过啦？”他开心地说，

“我想起来拿的时候好像只看到一
块这种的，还以为你没吃到过呢。”

我压着欢喜，示意他吃。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想到什么，

质问我：“你觉得特别好吃，为什么
不告诉我？”

怎样？我就是不告诉你。

◎胡岩

这种巧克力特别好吃


